
苏联对恢复中国红十字会
国际地位的支持

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是万
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 创建于
1904 年。 1910 年，万国红十字会
上海支会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
清帝逊位后，大清红十字会改称
中国红十字会。 1912 年，中国红
十字会得到国际承认，并于 1919
年加入国际红十字会协会。

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在即，
红十字会面临着一次重要的政治
抉择。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中部分
人员或去台湾或去美国， 各地分
会组织纷纷解散。 红十字会秘书
长胡兰生带领总会部分人员留在
上海，维持了机构的存在。新中国
直接从国民政府机构中接收了
红十字会，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发
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和任务，开启
了新生之路。

苏联政府十分关注中国红
十字会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
合法地位问题。 1950 年 3 月 20
日、23 日，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史白夫在北京两次会见了周恩
来，告诉后者国际红十字会将于
5 月 2 日至 12 日召开例行会议，
台湾国民党红十字会目前仍是
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之一，还是
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 周恩来
说， 由于红十字会是社会组织，
表面上不属于政府，要求先把国
民党分子清理出这一国际组织，
提出开除国民党代表的问题，再
委托新中国红十字会理事会挑
选合适的人选进国际红十字会
执行委员会。 周恩来安排外交部
副部长李克农研究此事。 史白夫
向苏联外交部报告称：“按照周
恩来的说法， 这个问题在今年 4

月 10 日之前解决。”从 3 月 23 日
到 4 月 10 日，仅剩下 10 余天，解
决台湾在国际红十字会中的身
份问题就显得十分迫切。

中国政府深知恢复本国红
十字会在国际红十字会合法席
位的重要性。 4 月 28 日同一天
内，周恩来分别致电国际红十字
协会秘书长鲁希、红十字会国际
委员会秘书长杜旭沙，建议取消
国民党集团在国际红十字组织
中的代表资格，请求将台湾国民
党代表立即从国际红十字协会
中开除出去，并转告国际红十字
协会各机构及有关各国红十字
会。 周恩来还指示中国红十字会
秘书长胡兰生致电鲁希及杜旭
沙，告诉他们中国红十字会机构
改组完毕后，即派遣代表参加以
上国际组织及各项会议。 这就公
开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和主动加
入国际组织的积极姿态。

苏联、东欧国家的红十字会
积极支持恢复中国在国际红十
字组织中的合法席位。 5 月 10
日，国际红十字协会国际委员会
在日内瓦开幕时，未邀请中国红
十字会代表参加，欲继续保留台
湾“代表”的资格，苏联、波兰等
国红十字会代表予以抵制。 苏联
红十字会代表科尔尤金发表声
明支持中国政府， 提议把台湾
“代表” 蒋梦麟及其担任的理事
会副主席一职开除出该国际委
员会，称如果不把国民党代表开
除出国际委员会，则苏联红十字
会将不参加国际委员会会议，也
不承认该会议所通过的决议。 红
十字协会国际委员会会议主席
奥康纳竟不顾会议程序，试图阻
止苏联代表发表声明，阻止未果
后，又不把苏联的声明付诸会议
讨论。 苏联代表团因此退出会场

以示抗议，波兰和捷克等国代表
团也表示拒绝出席执行委员会。

改组后的中国红十字会
首赴国际红十字大会

1950年 7月 14日，红十字会
总会由上海迁至北京， 总会人员
陆续随迁到京。7月 31日，周恩来
召集卫生部部长李德全等人研究
红十字会改组问题。 经中央人民
政府多次讨论， 最后明确名称仍
用中国红十字会， 明确经费暂由
政府补助一部分。 新理事会成立
后对外发表声明， 通知国际红十
字会申请派代表参加其大会。

8 月 2 日至 3 日， 卫生部和
救济总会邀请有关团体机关的
代表举行中国红十字会改组协
商会议，史称红十字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 红十字会秘书长胡
兰生谈到国际红十字会时，指出
必须使全世界红十字会都能真
正做到拥护世界和平、发扬国际
间互助友爱的精神而不为帝国
主义所利用。 李德全报告了红十
字会的工作方针，要求中国红十
字会根据人民现实需要，必须走
苏联的道路，配合人民政府推行
卫生工作的方针计划，改变中国
目前疾病流行的情况。 红十字会
经过改造明确了加强国际合作
的政治任务， 参与国际合作，广
交朋友、 增进友谊与借鉴经验，
尤其是借鉴苏联红十字会的经
验，并制定了加强与国际红十字
会联系的具体计划。

红十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红十字会改
组工作的完成，成为中央人民政
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
这次组织改造，是一次思想上脱
胎换骨的改造，意义深远。

就在此时，周恩来获悉同年
10 月将在摩纳哥蒙特卡罗召开
国际红十字会第二届国际会议，
建议派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出
席， 并致信毛泽东、 刘少奇、朱
德、任弼时汇报了此事，得到中
央书记处的同意。 随后，9 月 5
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电告国际

红十字会，中国将派代表参加协
会的第 21 届理事会。

10 月 16 日至 18 日，国际红
十字协会在蒙特卡罗举行第 21
届国际红十字协会与红新月会
理事会， 有 68 个会员国代表出
席。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出席，
由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常务理
事伍云甫为代表，纪锋（中国红
十字会联络组主任） 为秘书，陈
翘为顾问，阎明智为翻译。 这是
中国红十字会在改组后第一次
参加国际红十字会，也是中国政
府派出代表团第二次出席世界
性会议。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在
大会上发表谈话，散发报告宣传
新中国建设的各种成就及中国
红十字会的方针计划，揭露了大
量美军滥炸朝鲜以及扫射中国
东北平民的罪行，并通过了关于
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及其他大量
屠杀人类的武器的提案，在保卫
世界和平运动方面发挥了作用。

大会选出了中国等 12 个国
家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中国当选
为协会执行理事。 红十字会国际
委员会取消了中国旧政府系统
即台湾方面的非法席位。 按照红
十字会的原则，一国一会，且参
加国的势力范围必须达到其国
土的一半以上，把台湾“代表”驱
逐出会。 中国红十字会在会议上
的斗争，在于冲破协会内外各方
面反对力量的阻挠和留难，如协
会秘书处对承认新中国红十字
会的迟疑和拖延、法国政府对中
方代表护照的签证的刁难。

随后，中国红十字会积极派员
参加国际红十字会的例行会议。李
德全先后率团参加了 1951年 5月
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红十字协会
第 21 届理事会第二次执行委员
会、12 月的红十字会协会执行委
员会会议。

参加第 18 届
国际红十字大会

1952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7
日， 第 18 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在
加拿大多伦多举行。 中国派出了

政府代表团和红十字会代表团
出席，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为民
政部副部长苏井观，中国红十字
会代表团团长为李德全。

国际红十字大会常设委员会
邀请台湾“代表” 出席了此届大
会，这显然违反了“一国一会”的
规定。 中国代表团为此提出书面
抗议，并严正申明：只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有权代表
中国参加各种国际会议， 包括国
际红十字大会在内。 被中国人民
打倒了的国民党残余分子早已丧
失了参加任何国际会议代表的资
格。 容许这些人参与国际红十字
大会， 不但违反了国际红十字会
的规章和国际惯例， 而且是对大
会的一个合法成员———即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对中国人民的一
种不友好的表示。

中国代表团把这份书面抗
议交给常设委员会主席，并要求
发给与会代表，但该主席竟将抗
议书压下来，以规避责任，经中
方多次抗议后才发出。

7 月 26 日，大会举行第一次
全体会议，苏井观、李德全准备
发表抗议书和联合声明，又遭到
大会主席阻止。 经过激烈争论，
中国代表团终于争取到了发言
的资格，李德全抗议常设委员会
的非法决议，提议将冒充中国代
表的台湾“代表”逐出大会。

双方的斗争远未结束。 7 月
28 日的会议上，苏井观继续坚持
中方的正义要求， 并得到了苏
联、捷克、罗马尼亚等国代表的
公开支持，增加了社会主义国家
和资本主义国家对阵的气氛，最
后将台湾“代表”逐出大会，成为
中国外交上的一次成功事件。

中国红十字会在第 18 届国
际红十字大会上的斗争精神，使
国人倍感自豪。 代表团回国后不
久，1952年 8月 11日《人民日报》
发表了一篇题为《为维护人道主
义原则与国际红十字运动传统精
神而斗争到底》的社论。

社论指出， 大会主席马考
莱、常设委员会主席法朗索阿·庞
赛以及红十字会协会 21 届理事
会主席桑兹特朗把持会议，以

“避免提出政治问题”、禁止从事
“涉及政治”的讨论为理由，阻挠
大会对谴责美国及维护人道主
义的问题进行讨论。 社论指出：

“美国的破坏活动严重地伤害了
国际红十字运动及其传统精
神”，指出“美国也正企图把国际
红十字组织的纯洁旗帜变成它
违反人道罪行的掩饰物”。

中国红十字会的斗争得到
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
终于在 1952 年 7 月第18 届国际
红十字会大会上恢复了合法席
位，成为新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恢
复的第一个合法席位，这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交斗争的一次成
功范例，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和
政治意义。 （据《中国红十字报》）

苏联对恢复中国红十字会
国际地位的支持

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是万
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 创建于
1904 年。 1910 年，万国红十字会
上海支会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
清帝逊位后，大清红十字会改称
中国红十字会。 1912 年，中国红
十字会得到国际承认，并于 1919
年加入国际红十字会协会。

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在即，
红十字会面临着一次重要的政治
抉择。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中部分
人员或去台湾或去美国， 各地分
会组织纷纷解散。 红十字会秘书
长胡兰生带领总会部分人员留在
上海，维持了机构的存在。新中国
直接从国民政府机构中接收了
红十字会，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发
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和任务，开启
了新生之路。

苏联政府十分关注中国红
十字会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
合法地位问题。 1950 年 3 月 20
日、23 日，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史白夫在北京两次会见了周恩
来，告诉后者国际红十字会将于
5 月 2 日至 12 日召开例行会议，
台湾国民党红十字会目前仍是
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之一，还是
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 周恩来
说， 由于红十字会是社会组织，
表面上不属于政府，要求先把国
民党分子清理出这一国际组织，
提出开除国民党代表的问题，再
委托新中国红十字会理事会挑
选合适的人选进国际红十字会
执行委员会。 周恩来安排外交部
副部长李克农研究此事。 史白夫
向苏联外交部报告称：“按照周
恩来的说法， 这个问题在今年 4

月 10 日之前解决。”从 3 月 23 日
到 4 月 10 日，仅剩下 10 余天，解
决台湾在国际红十字会中的身
份问题就显得十分迫切。

中国政府深知恢复本国红
十字会在国际红十字会合法席
位的重要性。 4 月 28 日同一天
内，周恩来分别致电国际红十字
协会秘书长鲁希、红十字会国际
委员会秘书长杜旭沙，建议取消
国民党集团在国际红十字组织
中的代表资格，请求将台湾国民
党代表立即从国际红十字协会
中开除出去，并转告国际红十字
协会各机构及有关各国红十字
会。 周恩来还指示中国红十字会
秘书长胡兰生致电鲁希及杜旭
沙，告诉他们中国红十字会机构
改组完毕后，即派遣代表参加以
上国际组织及各项会议。 这就公
开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和主动加
入国际组织的积极姿态。

苏联、东欧国家的红十字会
积极支持恢复中国在国际红十
字组织中的合法席位。 5 月 10
日，国际红十字协会国际委员会
在日内瓦开幕时，未邀请中国红
十字会代表参加，欲继续保留台
湾“代表”的资格，苏联、波兰等
国红十字会代表予以抵制。 苏联
红十字会代表科尔尤金发表声
明支持中国政府， 提议把台湾

“代表” 蒋梦麟及其担任的理事
会副主席一职开除出该国际委
员会，称如果不把国民党代表开
除出国际委员会，则苏联红十字
会将不参加国际委员会会议，也
不承认该会议所通过的决议。 红
十字协会国际委员会会议主席
奥康纳竟不顾会议程序，试图阻
止苏联代表发表声明，阻止未果
后，又不把苏联的声明付诸会议
讨论。 苏联代表团因此退出会场

以示抗议，波兰和捷克等国代表
团也表示拒绝出席执行委员会。

改组后的中国红十字会
首赴国际红十字大会

1950年 7月 14日，红十字会
总会由上海迁至北京， 总会人员
陆续随迁到京。7月 31日，周恩来
召集卫生部部长李德全等人研究
红十字会改组问题。 经中央人民
政府多次讨论， 最后明确名称仍
用中国红十字会， 明确经费暂由
政府补助一部分。 新理事会成立
后对外发表声明， 通知国际红十
字会申请派代表参加其大会。

8 月 2 日至 3 日， 卫生部和
救济总会邀请有关团体机关的
代表举行中国红十字会改组协
商会议，史称红十字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 红十字会秘书长胡
兰生谈到国际红十字会时，指出
必须使全世界红十字会都能真
正做到拥护世界和平、发扬国际
间互助友爱的精神而不为帝国
主义所利用。 李德全报告了红十
字会的工作方针，要求中国红十
字会根据人民现实需要，必须走
苏联的道路，配合人民政府推行
卫生工作的方针计划，改变中国
目前疾病流行的情况。 红十字会
经过改造明确了加强国际合作
的政治任务， 参与国际合作，广
交朋友、 增进友谊与借鉴经验，
尤其是借鉴苏联红十字会的经
验，并制定了加强与国际红十字
会联系的具体计划。

红十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红十字会改
组工作的完成，成为中央人民政
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
这次组织改造，是一次思想上脱
胎换骨的改造，意义深远。

就在此时，周恩来获悉同年
10 月将在摩纳哥蒙特卡罗召开
国际红十字会第二届国际会议，
建议派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出
席， 并致信毛泽东、 刘少奇、朱
德、任弼时汇报了此事，得到中
央书记处的同意。 随后，9 月 5
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电告国际

红十字会，中国将派代表参加协
会的第 21 届理事会。

10 月 16 日至 18 日，国际红
十字协会在蒙特卡罗举行第 21
届国际红十字协会与红新月会
理事会， 有 68 个会员国代表出
席。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出席，
由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常务理
事伍云甫为代表，纪锋（中国红
十字会联络组主任） 为秘书，陈
翘为顾问，阎明智为翻译。 这是
中国红十字会在改组后第一次
参加国际红十字会，也是中国政
府派出代表团第二次出席世界
性会议。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在
大会上发表谈话，散发报告宣传
新中国建设的各种成就及中国
红十字会的方针计划，揭露了大
量美军滥炸朝鲜以及扫射中国
东北平民的罪行，并通过了关于
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及其他大量
屠杀人类的武器的提案，在保卫
世界和平运动方面发挥了作用。

大会选出了中国等 12 个国
家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中国当选
为协会执行理事。 红十字会国际
委员会取消了中国旧政府系统
即台湾方面的非法席位。 按照红
十字会的原则，一国一会，且参
加国的势力范围必须达到其国
土的一半以上，把台湾“代表”驱
逐出会。 中国红十字会在会议上
的斗争，在于冲破协会内外各方
面反对力量的阻挠和留难，如协
会秘书处对承认新中国红十字
会的迟疑和拖延、法国政府对中
方代表护照的签证的刁难。

随后，中国红十字会积极派员
参加国际红十字会的例行会议。李
德全先后率团参加了 1951年 5月
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红十字协会
第 21 届理事会第二次执行委员
会、12 月的红十字会协会执行委
员会会议。

参加第 18 届
国际红十字大会

1952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7
日， 第 18 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在
加拿大多伦多举行。 中国派出了

政府代表团和红十字会代表团
出席，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为民
政部副部长苏井观，中国红十字
会代表团团长为李德全。

国际红十字大会常设委员会
邀请台湾“代表” 出席了此届大
会，这显然违反了“一国一会”的
规定。 中国代表团为此提出书面
抗议，并严正申明：只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有权代表
中国参加各种国际会议， 包括国
际红十字大会在内。 被中国人民
打倒了的国民党残余分子早已丧
失了参加任何国际会议代表的资
格。 容许这些人参与国际红十字
大会， 不但违反了国际红十字会
的规章和国际惯例， 而且是对大
会的一个合法成员———即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对中国人民的一
种不友好的表示。

中国代表团把这份书面抗
议交给常设委员会主席，并要求
发给与会代表，但该主席竟将抗
议书压下来，以规避责任，经中
方多次抗议后才发出。

7 月 26 日，大会举行第一次
全体会议，苏井观、李德全准备
发表抗议书和联合声明，又遭到
大会主席阻止。 经过激烈争论，
中国代表团终于争取到了发言
的资格，李德全抗议常设委员会
的非法决议，提议将冒充中国代
表的台湾“代表”逐出大会。

双方的斗争远未结束。 7 月
28 日的会议上，苏井观继续坚持
中方的正义要求， 并得到了苏
联、捷克、罗马尼亚等国代表的
公开支持，增加了社会主义国家
和资本主义国家对阵的气氛，最
后将台湾“代表”逐出大会，成为
中国外交上的一次成功事件。

中国红十字会在第 18 届国
际红十字大会上的斗争精神，使
国人倍感自豪。 代表团回国后不
久，1952年 8月 11日《人民日报》
发表了一篇题为《为维护人道主
义原则与国际红十字运动传统精
神而斗争到底》的社论。

社论指出， 大会主席马考
莱、常设委员会主席法朗索阿·庞
赛以及红十字会协会 21 届理事
会主席桑兹特朗把持会议，以

“避免提出政治问题”、禁止从事
“涉及政治”的讨论为理由，阻挠
大会对谴责美国及维护人道主
义的问题进行讨论。 社论指出：

“美国的破坏活动严重地伤害了
国际红十字运动及其传统精
神”，指出“美国也正企图把国际
红十字组织的纯洁旗帜变成它
违反人道罪行的掩饰物”。

中国红十字会的斗争得到
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
终于在 1952 年 7 月第18 届国际
红十字会大会上恢复了合法席
位，成为新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恢
复的第一个合法席位，这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交斗争的一次成
功范例，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和
政治意义。 （据《中国红十字报》）

“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就是在国际社
会中塑造一个新中国的形象， 提升国际影响力，

而参加国际组织就是一条重要渠道。由于历史原因，中华民
国政府参加过一些国际组织，如红十字会、万国邮政联盟、
世界卫生组织等。新生的人民政权成立后，自然要求这些国
际组织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组织，
取消国民党政府代表在这些国际组织中的非法地位。 而这
个工作则经历了一番艰难的斗争， 也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
期融入国际社会的特点。

■ 高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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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会重返国际红十字会历程

第 18届国际红十字大会（本版图片来源：《图说中国红十字会 110年》）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左）率团参加国际会议


